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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的名字注定了他无法平静。
从野孩子到北大学子，从苦难少年

到光明仕途，从搏击商海的诗人骆英到
由南坡登顶珠峰的首位中国企业家，黄
怒波的人生路充满变数。

近日因在冰岛买地而意外走红，只
是黄怒波所经历的那些奇异风景中的
一种。

野孩子

“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
我做企业家。”

1973年的黄河在黄怒波的记忆中
永远那么波涛汹涌。

17岁的黄玉平，骑了两小时的自行
车，来到黄河边。在他的眼前，未来和前
途被浑浊的河水拍打成碎片，无法看
清。这个少年除了倔强的眼神和握紧的
拳头外，一无所有。那天，黄玉平决定改
名为黄怒波。
“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我不是

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黄怒波说。
在改名“怒波”之前，他就是一个容

易愤怒的“野孩子”。
父母的离世，带给这个家庭的是灾

难性打击，黄怒波成了孤儿，他和哥哥
姐姐被视为“反革命的狗崽子”，受到批
斗和毒打。有时候，饥饿的黄怒波只能
到街头要饭。一位同学的母亲曾指着他
说：“这是谁家的野孩子？”黄怒波至今
记得那位女士冰冷的眼光和不屑的语
气。

少年黄怒波似乎永远处于愤怒
中。据他回忆，一次，老师冤枉了他，
旁人鼓噪说，你敢把学校玻璃砸了
吗？他直接拿起砖头就把学校玻璃给
砸了。那时的黄怒波，在外人看来，是
个易怒的怪异少年，处处带着“野孩
子”的标签。

1977年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很多中
国青年的命运，黄怒波也是其中之一。
在那之前的三年里，黄怒波作为下

放知青在宁夏银川通贵村插队。
三年前的“野孩子”黄怒波变成了

人人夸奖的好青年。从前备受歧视的黄
怒波在通贵村吃起了百家饭。全村1400
多人，男女老少都认得黄怒波，他们亲
切地叫他“大个子小黄”。这个亲切美好
的小乡村，改变了黄怒波以往的性格。
他不再是那个暴怒的少年，而逐渐成长
为稳重可亲的青年。

1977年，宁夏的唯一一个北大招
生名额戏剧性地落到了通贵村。群众
联名推荐“大个子小黄”。
就这样，黄怒波的命运突然拐到

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方向。一个天上掉
馅饼的机会给了他，成就了他。当年看
着黄河水茫然一片的少年，终于第一
次看见了美丽的未来。

1977年，黄怒波成为北京大学中
文系的学生。

拒绝仕途

“我不希望成为契诃夫笔下那个
无比悲情的公务员。”

1981年，黄怒波从北大毕业。如他
所述，“梦幻一般”进了中宣部。

4年之后，由于表现出色，黄怒波
成为中宣部最年轻的处长，那年他才
29岁，仕途被一致看好。到了1990年，
黄怒波不安分了，“我不想做一辈子官
吏，做到部长又怎样？我不想那样生
活，我需要挑战。”就这样，他选择了离
开。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黄怒波出版
一本名为《拒绝忧郁》的诗集。作为一
个年轻有为的官员，他拒绝的不是忧

郁，而是仕途。
结束了稳定安逸的公务员生活之

后，黄怒波开始奔走，他干过打印，承
接过名片印刷，甚至卖过玩具娃娃。
1995年，黄怒波创立了自己的企
业———中坤投资集团。

1997年，黄怒波和中欧国际工商
学院的同学、如今的远洋地产董事局
主席李明合作，在海淀区开发了都市
网景楼盘，赚了5000万元。这也成为黄
怒波的第一桶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黄怒波曾经

作为中宣部讲师团的一名成员，在安
徽黄山地区当过一年的老师，当时他
认识了一个名叫杨震的人。1997年9
月，黄怒波见到了杨震的朋友———一
位来自安徽黟县的县长。黄怒波第一
次听说了一个叫“宏村”的地方。

县长的来意很明白，就是希望招
商引资。
黄怒波带着他的团队去了，他对

宏村一见倾心。
黄怒波先后投资了400万元，用于

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当时公
司内部不理解的声音很多，但黄怒波
力排众议，强势推行，使项目得以顺利
进行。
如今，宏村已成为中外驰名的文化

旅游景点，中坤的旅游度假板块也已
经成型，国内的5个项目，加上日本北
海道的度假村项目以及美国洛杉矶的
shopping mall和牧场，黄怒波的旅游地
产业务已经拥有了世界版图。

狼与诗

“我首先是诗人然后才是企业
家。”

黄怒波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毫不讳言自己喜欢狼，因为他喜欢狼
孤独、自由自在的感觉。

在友人陶斯亮看来，黄怒波眼里
只有黑与白，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
“好的人，他对他极好；坏的人，他一点
都不搭理人”。
对于黄怒波来说，拒绝是一件常有

的事，个性刚烈的他会直接表现自己
的喜怒哀乐。

黄怒波为坚持自我宁可不要
生意的情形常常发生。2009年，有
一个项目需要黄怒波签字，正好
与黄怒波登珠峰的日子有冲突。
下属请黄怒波等两天再走，黄怒
波却说：“宁可不要这笔钱，也不
能阻挡我去登珠峰。”当下属拿着
合约赶到机场拦黄怒波，飞机已
经起飞了。结果是合约双方负责
人共同赶到珠峰大本营，找到了
黄怒波，才把字签上。

黄怒波的随性与自由，还写
在他的诗歌里。

在诗人的身份里，黄怒波有
另外一个名字：骆英。

据说，早前黄怒波在某些企
业家聚会的场合，公开自己是一名
诗人的时候，“往往会听到讥讽的
笑声”。可这都无法阻挡黄怒波写
诗的热情，因为这份热情从他13岁
时就已经点燃。
黄怒波至今已出版多部诗集。

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
文、蒙文出版。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只是后

来从商了，才是商人。诗对我来说
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
托。”黄怒波说。

登顶珠峰

“冒险精神是企业家天生潜
在的东西。”

2011年5月17日清晨，黄怒

波站在海拔 8800多米的珠峰顶看
日出。那是只有在世界最高峰才有
的奇异角度，因为不是惯常的平视
和仰视，而是俯瞰。

黄怒波将看日出视为那次登
顶的最难忘经历，因为“那时候真
切地感知到天地万物的萌动与苏
醒，心灵的震撼无法言表”。他在
诗中写道，“在世界之巅 /我高举起
五星红旗/这是我的祖国新的高
度”。因为身高1.92米的黄怒波是
迄今以来中国登顶者中身高最高
的人。

一年前的5月，黄怒波第一次
北坡登顶未能成功，时隔一年，黄
怒波实现了他此前一直在说的“因
为失败，我再归来！”

对于黄怒波来说，登顶珠峰也
到达了一个梦的顶点。

2009年5月，黄怒波从北坡攀
登珠穆朗玛峰失败后，使得素来不
服输的他决定开始新的挑战目标：
征服“7+2”。2009年7月1日，黄怒
波登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
峰，正式开始他的“7 +2”征途，到4
月13日踏上北极极点，共历时21个
月。

几年的登山经历，也在改变
着黄怒波。
“宽厚、包容、坚强，登山把我

完全变化。”黄怒波说，“作为商人
我要了解社会，作为诗人我会批判
自己，这也是一个矛盾。做企业、写
诗歌都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是登
山把二者串联起来了。”

在登顶珠峰的历时一个多月
期间，黄怒波在途中共写了40多首
诗。到达珠峰顶端时，身体已经疲
惫不堪，但他无法平复激动的心
境。据他回忆，那天天气非常好，没
有风，于是他试探性摘下了氧气面
罩，拿出在6000多米营地的那首诗
开始轻声朗诵。那一刻，他哽咽了。
“作为第一个在珠峰之顶朗诵

自创诗词的人，我很自豪。”黄怒波
说，“冒险精神是企业家天生潜在
的东西，不是我征服山，而是山在
教育我。”

本报记者 汪静赫

黄怒波诗选

无法平静的黄怒波
珠峰颂

此刻
我站在世界之巅
眼含热泪面向世界
我等待朝阳升起做证
在群峰点亮时我向它们致敬
第一声冰川雷鸣是在我脚下响起
醒来的世界被朝霞染红
举起手我以人类的名义抚摸天堂
我在天空划出金色的印痕
我在顶峰刻印白色的玫瑰
然后在花蕊中久久跪定
我祝愿我的灵魂永远干净
我希望我的世纪永远温情
我祈祷我的爱人永远美丽
我轻呼死去的山友在冰雪下安宁
一个世界已倾听了我
此刻是（2010年 5月 17日上午）10时 30分

写给远方
远方是秋日黄昏的蝉鸣
要依偎在母亲的肩头细听
沿着小径蜿蜒而寻
要惊起向远方出发的蜻蜓
但也许终于会发现你的身影
要像百灵在天际依稀歌唱
就像你微笑时的泪洒在衣襟
城市刚刚在夜幕中蜷缩平静
启明星就挂在了远空
风开始在环路上奔跑
漆黑而又无声
心在白天彷徨在黑夜忧伤
多想如你逃离在远方
逃离这高楼大厦的城市牢房
在车站背起自己的岁月悄然而去
远方啊
你是我心灵中最后的牧场

心的流浪者
这都市的温暖与我无关
春夏秋冬大街上都是严寒
爬行的角落虽然一尘不染
我的心也无泥土生长枝蔓
彷徨在立交桥上感觉渺小
人们啊，这都市为什么总是躁动不停
心在流浪
流浪在城市的单行线
不需要红灯和时间
不需要回程和终点
在喧嚣的十字路口总是伤感
在高楼的顶端总有伤感
眺望这无边无际的城市森林惘然
流浪的心儿
谁为你等待
谁为你平安

日前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
坤集团主席黄怒波拟斥近 10亿冰岛
克朗(约 880万美元)购入冰岛东北部
一幅土地,并计划投资约 100—200亿
克朗 (约 8800 万—1.76 亿美元 )发展
生态旅游度假村。该地皮占地 300平
方公里 ,面积相当于冰岛国土总面积
的 0.3%,除了靠近潜在的深水港外,这
块土地上还有冰岛最大的冰川河流
之一。黄怒波已就购入土地签订临时
协议,但由于该地皮有部分属冰岛政
府拥有 ,交易仍需冰岛政府批准。该
报同时质疑“该交易背后可能有政治
目的和政府背景”。

9月 2日，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
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回应外界
质疑称，投资冰岛没有任何政府色
彩。黄怒波介绍了中坤集团“走出去”
的战略布局——投资两亿美元，购置
冰岛 300平方公里土地，打造生态旅

游帝国，黄怒波在会上重申这“纯属
商业投资”，投资的地块也远离海岸、
没有港口。中坤集团将严格按照当地
规定行事，比如要在当地注册新的公
司，董事会也需要有 2/3以上的冰岛
人或欧盟人。

正当中国民营地产富豪黄怒波
拟到冰岛投资买地一事引发争议之
时，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拉格纳·格里
姆松对来自中国的投资表达了欢迎
的态度。据 9月 5日英国《金融时报》
报道，格里姆松对该报表示，上述中
国投资是冰岛与中国这个正在崛起
的亚洲强国之间关系蓬勃发展的一
个迹象。

黄怒波表示，在冰岛购地是打造
世界度假品牌的战略之一。据悉，冰
岛项目一期用地约为 2000亩，建设
规模为 2万平方米。其中，1万平方米
为五星级酒店，1万平方米为度假村。

预计 2014—2015年试运营，一期投
资规模约为 2亿美元，其中，买地的
费用是 890万美元，酒店度假村的开
发费用违约 1.9亿美元。但黄怒波坦
言，未来 10—20年这个项目盈利都
不会太多，巨额的资金完全靠国内项
目的输送，并称不会向银行借贷。

据黄怒波所述，2011 年 8 月 24
日，中坤与冰岛政府签署合作协议。6
个月内，即到明年 2月 24日止，为两
国政府的批准期。黄怒波认为，在此
期间，如果冰岛政府率先通过中坤的
申请，中国政府的批准几率将大大增
加。目前，冰岛的申请文件已经到了
内务部长层面。待两国政府都批准
后，中坤只需先期缴纳 20%的买地资
金，就可以对土地进行开发了。
“一旦通过，它将是中坤集团目

前在海外最大的一笔旅游度假地产
投资。”黄怒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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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精神是企业家天生潜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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